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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岱话 phɪnnai 的句法、语用特点 

及语法化考察 
 

毕笑妍  洪  波 

 

[提要] 金龙岱话复合指示词 phɪnnai 在句法功能上可作指示代词、指示限定词和

指示副词，语用功能上作情景指、篇章指，篇章指集中在篇章回指和篇章下指中。

phɪnnai 有两条语法化路径：1. 指示代词/指示副词 > 连词（承接连词/转折连词）

[> 话语标记]；2. 指示副词 > 情状副词。phɪnnai 所分布的句法位置及所蕴含的语

义关系是其语法化的主要机制，语境诱发的语用推理和高频使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金龙岱话  指示词  句法  语用  语法化 

 

一  引  言 

 

侗台语的近指指示词 nai①已有诸多相关研究（薄文泽 2006；陆天桥 2013；罗昱 2015；

吕嵩崧 2019；覃凤余、田华萍 2021 等），而它与其他词语构成的复合指示词鲜有论述。本

文以属于中部台语的金龙岱话的复合指示词 phɪnnai“这样”②作为研究对象，以 Diessel

（1999）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分别从句法、语用、语法化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 

金龙岱话“phɪn（成）+ X”是一种复合词的组合方式，句法特点更像 VP 短语，如

phɪnnai“这样”，phɪnmɪn“那样”③、phɪnɯ“怎样”。还有“X + nai”的搭配，

也更像 NP/VP短语，如 khamnai“今晚”、junai“这里”等，能产性很高。陆天桥（2013）

认为这种结构是一个可以产生各种短语的开放系统。根据我们的调查④，phɪnnai 的使用频

率远高于以上所举其他例词，phɪnnai 已经发生了语法化。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壮傣语支表现形态及认知模式研究（23CYY036）”资助。匿名审稿

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金龙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西北部，西与越南接壤。其居

民由布傣、布侬、布广三类人群构成。布傣、布侬属于壮族，布广是从广东及广西等其他地方迁来的说广府

白话和客家话的汉族。布傣现又称“布岱”，自称 phothai，故本文以“岱话”命名其所操语言。金龙岱话

属中部台语（“台语”指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台语支），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西南支台语也有着密切关系。 
①  金龙岱话的近指指示词 nai“这”，为第 3调，壮语其他方言土语各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武鸣 nai，

河池 nei，连山 ni，宁明 nei（张均如等 1999:802），德靖 ni（吕嵩崧 2019）等。 
②  在实际语流中，phɪnnai 的 phɪn 读作 pɪn，单独使用时读作 phɪn。 
③  方梅（2002）提到北京话中“这”“那”虚化的不对称现象，“这”比“那”的虚化程度更高。北京

话“这”“那”的不对称现象在金龙岱话中也得到印证，证明了指示词虚化的跨语言共性特征。 
④  本文所用语料为笔者三次田野调查（2019年 1月、2019年 7月以及 2021年 7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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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hɪnnai 的句法特征 

 

薄文泽（2006）将泰语指示词分为指示形容词（作修饰语）和指示代词（充当主、宾语），

陆天桥（2013）将壮语指示词分为指示限定词（作修饰语）和指示代词（作句中论元成分）。

多数学者将侗台语 phɪnnai 类复合词看作指示代词，如韦景云、覃晓航（2006:188）；张元

生、覃晓航（1993:68）认为 phɪnnai 类指示代词还存在指代谓词、指代副词两种类型；张

均如等（1999:410）认为 phɪnnai 类复合指示代词在表示性质、状态时可以作状语；《壮汉

英词典》（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壮汉英词典》编委会 2005:30）列

有两个义项：①代词，这样，这么样；②副词，这样，这么①。罗昱（2015:64）指出龙州话

的指示代名词 nai 可表程度、方式、性状，与动词 pin 构成复合词后作副词使用。金龙岱

话 phɪnnai 表程度、方式、性状，可用作副词，作状语，但还可以出现在其他句法位置上。

我们根据 Lyons（1977:646）、Diessel（1999:4），结合陈玉洁（2010:63）等，认为 phɪnnai 

具有指示代词、指示限定词和指示副词的句法功能。 

（一）指示代词 

“指代词是一个功能类，反映的是一种篇章关系，只有句法上的作用或篇章功能，其所

指实体只能在篇章中得以确认”（张伯江、方梅 1996:184）。吕嵩崧（2019）认为壮语的固有

近指指示词没有指示代名词的功能。phɪnnai 属于复合指示词，与单独使用的近指指示词

所承担的句法和语用功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参考陈玉洁（2010:63），采取更为宽泛的定义

方式：指示代词指可以独立作主语和宾语的指示词。暂且将可以作主语、宾语的 phɪnnai

称为指示代词，多用来指代方式、性状、程度，不能指代名词和名词性短语。 

1. 作主语 

（1）meinphoʨaŋ:“phɪnnaimiaukan, kaumiphanfap.” 

仙婆           讲      这样       不  要   紧    我    有  办法 

仙婆讲：“这样不要紧，我有办法。” 

（2）juko auaʨaunuŋʨane, ʨauɕea, phɪnnaimimak 

如果    收割 了  就     下   秧苗 呢   就     迟  了   这样       不  果 

ɗaia.  如果收割以后才种秧苗呢，就迟了，这样（就）得不到果实了。 

得  了 

例（1）的上文是，一个姑娘告诉仙婆说她的脸生来就黑，phɪnnai 指代上文提到的谓

词性短语 naɗam“脸黑”。例（2）指代“如果收割了才下秧苗，就迟了”整个条件句。 

2. 作宾语② 

（3）ɗamnaʨaikhauʨaiɓapneʨauɕɯphɪnnailo. 

插    田  种   稻谷  种  玉米  呢  就     是   这样      咯 

插田种稻谷种玉米就是这样咯。 

                                                        
①  《壮汉英词典》里提到的副词用法即张均如等（1999:410）所说表示性质、状态的指示代词可以作

状语的情况，如：mɯŋ（你）pannei（这样）ku（做）ɓou（不）ɗai（行）hɯ（的）！ 
②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参考朱德熙（1982:122），我们从句法角度将宾语分为谓词性宾语和体词性

宾语。例（3）ɕɯphɪnnai“是这样”中的 phɪnnai“这样”属于谓词性宾语。 



金龙岱话 phɪnnai 的句法、语用特点及语法化考察 

 50

（4）vahat   nemɪnɕɯɕamphɪnvamphɪnvam, ʨaŋphɪnnaimimi 

唱  山歌（短调）呢  它   是   问    成    句    成    句     讲    这样       没  有 

ja.    唱短调山歌它是成句成句问的，讲这样（就）没有了。 

了 

phɪnnai 作宾语，多数情况下前面都有 ɕɯ“是”。例（4）较特殊，理解为作 ʨaŋ

“讲”的宾语，但基于侗台语修饰语在后的基本语序，还可理解为指示副词作状语，修饰 ʨaŋ

“讲”。我们将例（4）中 phɪnnai 看作宾语的原因有三：一是金龙岱话的双音节方式状语

基本都出现在动词之前，如 manmankhe“慢慢切”、phɪnmɪnjau“那样叫”，且作

指示副词时语义上应指示方式，但例（4）指示 ʨaŋ“讲”的方式的语义并不凸显；二是从

phɪnnai 本身出现的位置和用法出发，调查中同一发音人存在 phɪnnaiʨaŋ“这样讲”

和 ʨaŋphɪnnai“讲这样”的对比例句；三是作为代词性质的 phɪnnai，关涉到指代的

对象，出现的位置应该更趋于保守，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例（4）中的 phɪnnai 理解为作

谓词性宾语更为合适。 

（二）指示限定词① 

“指示形容词一般只处在修饰其他词语的位置。最常见的是修饰量词，修饰量词时一般

都表特指”（薄文泽 2006）。phɪnnai 可以修饰量词，还可修饰名词性成分或形容词。 

（5）meaʨaŋ: “miphɪnnai aia, kauɕɯhanneɔŋmeɗaiauke 

姑姑     讲      没  这样       事  啊   我   是   见   呢  两  女人 漂亮      的 

thoimehɯmaɯhɪtʨau.” 

对称   女人  给   你     做  饭 

姑姑讲：“没这样的事啊，我是看见两个漂亮的女人给你做饭。” 

（6）ɕoŋphothaitiŋevalɯnmaʨaŋneʨaupanmiŋephɪnnaiki 

从   人    岱   的 个  唱  山歌   来   讲    呢  就     分   有  个  这样      几 

lolɯnlo. 

路  山歌    咯 

从岱人的唱山歌来讲就分这样几种山歌咯。 

（7）anphaikauaŋɔn, ɗaiwaŋneʨauɕɯkhɯnmɤtamthuk  hɪt 

以前       我    还   年轻   得   闲    呢  就     是   上     去   织   织布/棉 做 

phai, phɪnthuŋmeaphɪnnaike, phɪnnaikaunauɗaija. 

棉     然后  同    奶奶     这样      老   然后       我   不   得  了 

以前我还年轻，得空就去织布做布，然后像奶奶这样老，我（就）不能（织布）了。 

例（6）中 phɪnnai 修饰量词 ŋe，特指上文提及的几种山歌类型；例（5）（7）中 phɪnnai 

                                                        
①  薄文泽（2006）、罗昱、黄慧、覃凤余（2014）、吕嵩崧（2019）称指示限定词为指示形容词。关于

这两个概念，冯春田等（1995:690）指出：“指示形容词（demonstrative adjectives），在有的英语语法书中，

像 this（这个）、that（那个）、these（这些）、those（那些）之类的词，如果作限定词，可以叫作指示形容词。”

刘丹青（2017:120）认为：“指示词（demonstrative）因为主要功能是加在名词上起指示作用，即传统认为的

定语，所以被一些学者称为‘指示形容词’”。指示形容词是早期汉语语法著作中常用的术语，Diessel（1999:4）

提到，demonstrative determiner的分布为 adnominal demonstrative，即“修饰名词的指示词”，因此指示限定

词与指示形容词应属同一概念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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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修饰名词和形容词①。 

（三）指示副词 

Fillmore（1982:48）指出方式指示词通常被归为指示副词，常用作篇章指。phɪnnai

可以作表方式的指示副词，在句中作状语，修饰动词。 

（8）ɗaɯɗoŋjuɕaŋethuŋaŋtolɪŋ ne, ʨauɕɯphɪnnaipin 

里    林   在  山  个  中间        只  猴子 呢   就     是   这样      变 

mati.    山林里在山中间的猴子呢，就是这样变来的。 

来   的 

（9）ŋeɗaŋeuphɪnnaiɕapma, khɯnmanemiine amɕɪklai 

个  身体  窑    这样       砌   来   上     来   呢  有  些   呢   三    尺  多 

paiuŋ, amɕɪklaiuŋjaneaukhaiɕiaua, aukhɯnma 

去   高    三    尺   多   高  了  呢  就     开始      收  了    收  上     来 

nephɪnmənphɪnŋekhaunəŋ. 

呢  成    圆    成    个  球    一 

窑身这样砌，（砌）上来有些三尺多高，三尺多高了就开始（往里）收了，收上来

成圆形，成一个球。 

phɪnnai作方式指示词时用作篇章指。上例分别指示“变”“砌”的方式。 

 

三  phɪnnai 的语用功能 

 

指示词在交际过程中承载着重要的语用功能。表程度、方式、性状的 phɪnnai，其基

本语义决定了它在语用方面不能指示具体对象，多指示事件、方式或命题。phɪnnai 的语

用功能可归为以下两种。 

（一）情景指 

“所指对象存在于言谈现场或者存在于谈话所述事件的情景当中”（方梅 2002）。phɪn 

nai 指示情景中说话人提到的命题或方式。 

（10）ɓatnaiphoinkhamɪn: “maɯɔkmaʨauŋaia, phɪnnai 

回   这  人   仙   告诉   他      你    出   来   就     挨打 了   这样 

miɗai.”   这回神仙告诉他：“你出来就挨打了，这样不可以。” 

不   得 

（11）kwenɓaunemiɕɯphɪnnaiɯiɕomɓɤ. 

卷     头   呢  不  是   这样      放披   头发  句末小词 

卷头不是这样披头发的。 

例（10）指示事件“出来就会挨打”，指示代词作主语；例（11）在表达时发音人会借助

手势或肢体语言来明确所指的“披头发”方式，为指示副词。 

                                                        
①  关于修饰语的语序问题，李方桂（2005:44、45）、张均如等（1999:901、906）调查的龙州土语，指

示形容词 pinnai 既可前置于中心语，也可后置于中心语，说明侗台语的语序早已受到了汉语的影响。在

金龙岱话中，phɪnnai 作为修饰语几乎都已经前置于中心成分，但毕竟语料有限，不同发音人的情况也有

差异，仍不能排除金龙还保留着修饰语在后的固有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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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章指 

篇章指指示命题。phɪnnai的语用功能主要集中在篇章指中。根据吕嵩崧（2019），篇

章指还可分为篇章回指和篇章下指。 

1. 篇章回指 

（12）methauva:“maitakaŋɔka, tannekhənɓaukhɔtnemiɕɯ 

母亲      说     树     断  还    出   啊   但   呢  人     头   断    呢  不   是 

khənla.”methauneʨaŋphɪnnaiihau, waŋwaneŋeɓauʨau 

人    啦   母亲       呢  讲    这样      以后      黄花       呢  个  头   就 

toknuŋthia, ʨaimieŋa. 

掉   下    地  了   再   不  生   了 

母亲说：“树断还生长啊，但人头断（就）不是人啦。”母亲这样讲以后，黄花的头

就掉地上了，不再生了。 

（13）vuŋtaiunajane, ʨaupaauomikekhantheutheutən 

皇帝      知道     了  呢   就     把  要   所有    的  扁担   条    条    起 

maphekkhɪtɔkma, auŋekhɪmɔkma, ʨaipaauomike 

来   裂     劈   出   来    取   个   针     出    来    再   把   要   所有    的 

khɪmnetupheŋnuŋŋekaipinnəŋpai. vuŋtaiuŋphɪnnaike 

针    呢  都  放    下   个  条   鞭   一   去    皇帝      用    这样      的 

theupinnemaneʨia, ŋeɕaʨauɕaia. 

条    鞭    呢  来  呢  指  啊  个  山  就     走   了 

皇帝知道了呢，就把所有的扁担一条一条劈裂，取出针来，再把所有的针都放在

一条鞭子上。皇帝用这样的鞭子来指，山就走了。 

在篇章中，例（12）回指母亲所讲的内容，指示代词作宾语；例（13）回指“钉上针以

后的鞭子”，是指示限定词。 

2. 篇章下指 

（14）hoɕa tomeneɕaŋmɤfaphɤmɪn, phɪnkhatoluknephɪnnai 

男  沙人名 只  妻子 呢  还没  去  天    以前       然后  告诉   只   小孩  呢  这样 

ʨaŋ:“phothauhɔimane, jukomɪnuŋaumaimaɗeŋmaɯ 

讲      父亲       回   来   呢   如果    他    用    棍   木     来   打   你 

ne, maɯmihai, ʨaukho...” 

呢   你    不   哭    就     笑 

沙的妻子还没上天以前，这样告诉孩子说：“父亲回来呢，如果他用木棍打你，你

不哭，就笑……” 

（15）hɪtmɔktihɪtfapneɕɯphɪnnai, inlɯkɗaitɔŋmɪn, auɗai, 

做  粽子  的 做  法   呢  是   这样       先   选    好   叶   粽粑  洗    好 

matkhaɯ,uŋkhaunomən, moiŋeuŋthəŋhɔkʨaŋthəŋkɯn 

抹   干      用    糯米       圆大糯米  每     个  用    到    六   两    到   斤 

nəŋʨojau... 

一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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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粽子的做法是这样，先选好粽粑叶，洗好，抹干，用圆糯米（大糯米），每个

用到六两到一斤左右（的圆糯米）…… 

例（14）篇章下指沙的妻子所讲的内容，是指示副词；例（15）下指粽子的具体做法，

指示代词作宾语。 

 

四  phɪnnai 的语法化 

 

侗台语指示词的语法化，前贤已有部分研究，本文重点关注 phɪnnai 的以下两条语法

化路径。 

（一）指示代词/指示副词>连词（承接连词/转折连词）[>话语标记] 

侗台语指示代词语法化为连词见黄洪华（2008）、罗昱（2015）、黄慧（2015）、吕嵩崧（2019）、

覃凤余、田华萍（2021）等。Kuteva et al.（2019:135）收录了“Demonstrative > Conjunction”

的语法化路径。Diessel（1999:125）还指出：“连词要么基于指示代词用作话语直指（discourse 

deictics），要么涉及方式（状语）指示词。”phɪnnai 作指示代词和指示副词时，都可表方

式，具备语法化为连词的可能性。 

阶段一： 

（16）kewənʨauɕɯphɪnnai.     结婚就是这样。 

结婚      就     是   这样 

（17）laumakanneʨauphɪnnaihɪt.   龙眼酒就这样做。 

酒   果    眼    呢  就     这样       做 

阶段一的 phɪnnai 分别属于典型的指示代词和指示副词，不可省略，具有实在语义。 

阶段二： 

（18）eumiɗopakmənnəŋ, mɪnmiɕaŋpinphɪnvuŋtai, kekone 

由于  不   够  百    元    一    他   不  未曾 变    成    皇帝      结果     呢 

khəntuhaija. meathaunephɪnnaihaijamɪnketolukne 

人    都  死   了   母亲           呢  这样/然后  害   了  她   的  只  儿子 呢 

waŋwataŋmiɗaivuŋtai. 

黄花       当   不  得  皇帝 

由于不够一百元，他没有变成皇帝，结果人都死了。母亲这样/然后害了她的儿子

黄花当不成皇帝。 

（19）vuŋtaipɪkhɯthuŋju, phɪnnaithəŋaŋkhɯnnevuŋtainɔn 

皇帝      逼   给   同   住   这样/然后  到    间    夜     呢  皇帝      睡 

ɗɤkja, meinnepamɪnketheupinneaupaia. 

深   了   女人 仙   呢  把   他   的  条     鞭   呢  拿   去  了 

皇帝逼迫（仙女与他）同住，这样/然后到半夜，皇帝睡深了，仙女把他的鞭子

拿走了。 

（20）vai  valɯna, phɪnnaiʨaunaunita. 

唱  山歌侬 唱  山歌岱   啊   这样/然后  就     热闹       啊 

唱侬人山歌唱岱人山歌啊，这样/然后就热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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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的 phɪnnai 在语境中均存在两解。例（18）中的 phɪnnai 可作指示副词，修

饰“害”，回指前文提到的“因为母亲没给够一百元”这种“害”的方式；还可以作承接连词。

例（19）也有两解：phɪnnai 作指示副词回指前文“皇帝逼迫（仙女）同住”这样的行为

方式，修饰“到夜间”，表性状持续；还可作承接连词，前后两个小句有时间连贯性。例（20）

的 phɪnnai 既可作主语，也可作承接连词。 

以上三例，phɪnnai 指示方式的语义不再凸显，逐渐成为弱读成分，“这样”义虚化，

是否使用 phɪnnai，对整个句子的表达没有太大影响。从句法位置看，或由句中转移到句

首，或如例（18），出现在句中语气词（句间停顿处）之后，韵律上 phɪnnai 前有明显语音

停顿。阶段二是 phɪnnai 语法化的桥接语境阶段，句义存在两解。 

信息结构的前景、背景是发生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信息结构的完形认知是语法化的根本

动因。解惠全（1987）、洪波（2010:305）指出，汉语实词虚化离不开语境因素，机制有两种：

一是认知，二是句法语义，句法语义因素是主要机制。由句法语义机制引起的实词虚化有两

种情况：一是单纯由句法机制引起虚化，二是以句法结构为条件、以句法意义为机制而引起

虚化。阶段一的 phɪnnai 具有完整语义，处于小句核心层，位于前景位置，失去它会对小

句语义产生重大影响；阶段二中，当高频使用的 phɪnnai 句法位置改变，出现在句首或句

中明显停顿处时，语义弱化，逐渐远离小句表义中心，导致其从前景信息位置转移至背景信

息中，但该阶段仍有前后语境照应，phɪnnai 所指的对象在前文出现过或存在于说话双方

所处的时空环境中，语义存在两解。 

阶段三： 

（21）nɔŋɓauneʨiumethautivaneeunamaɯtitheuthapai, 

弟弟         呢  照   母亲        的  话  呢  沿   水      清   的  条     河  去 

phəŋhanɔŋkhənin, phɪnnaiɕoɔŋkhəninnekewən. 

逢    见   两   人    仙    然后       和  两   人    仙   呢  结婚 

弟弟按照母亲的话沿着水清的河，遇见两个仙人，然后和两个仙人结婚。 

（22）phɪnnailaŋmaneʨauɕɯŋetiŋwənkemɔkkeɕiaɕaɯa, 

然后       后  来   呢  就     是   个  订婚      的  粽子  的  糍  啊  送礼  啊 

ʨauɕɯphɪnnaiɕiŋkwaŋa. 

就     是   这样      情况        了 

然后后来就是订婚的粽子、糍粑啊，送礼啊，（订婚）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23）janephophətaukhiulaikaiphaipai, phɪnnaiphophətʨau 

了  呢   道公       要   桥     放  块   布    去    然后       道公       就 

taimelokwakhiula. 

带   新娘    过    桥    啦 

完了呢道公要（给）桥（上）放一块布，然后道公就带新娘过桥啦。 

（24）nɔŋɓauneɗaijakomaiihau, phɪnuŋmaktaumahɪtŋe 

弟弟         呢  得  了  棵  竹子   以后     然后   用    把    刀   来   做  个 

ɕi  nəŋ.   弟弟得了竹子以后，然后用刀来做个笛子。 

笛子 一 

阶段三 phɪnnai 完成了由指示词向连词的语法化过渡。当 phɪnnai/phɪn 出现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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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句首，所指别的对象在前文或时空环境中找不到或并不存在，缺乏语境照应，语义相比阶

段二就更为虚化。上例从句法位置看，phɪnnai 分别出现在典型连词、时间副词、名词主

语①和谓语动词之前②，处于小句核心成分的外层，虚化程度更高。phɪnnai 的句法位置逐

渐固定，专用于小句句首，前后小句间有明显语音停顿，连接两个小句，充当连词；从语义

看，phɪnnai 不能理解为“这样”，语义虚化明显；从语用看，篇章回指功能变弱，有些甚

至不再具有篇章指的功能，如例（24），前后文并未涉及“用”的方式，只衔接两个小句；从

语音形式看，例（24）中 phɪnnai 的指示语素 nai 脱落，留下词汇性成分 phɪn，形式简

化，说明其语法化为连词后，词形进一步删略为 phɪn，这样的删略很常见。龙州土语则采

取合音方式，pinnai 词汇化为 pin，合音后采用 nai 的调值，例如（李方桂 2005:39）： 

（25）pinmənauŋammiampolukbau, pinauammənennai 

于是③他    就    刚好  有   三   个  子   男    于是 拿   三    文    钱    这 

mapanhɯampolukbauməna. 

来   分    给   三   个  子   男    他   了 

于是他就刚好有三个儿子，于是拿这三文钱来分给他三个儿子了。 

当 phɪnnai 作为连词位于句首时，不仅可以表示事理上的承接，还可表转折。例如： 

（26）ɓɔŋkhənneivimɪntoknuŋaŋaŋpaihaija, phɪnnaiŋe 

帮   人     呢  以为   他   掉   下    间    潭  去   死   了  其实       个 

laukenehɯ  tomonamlaimɤthəŋjenam. 

老人     呢  给/被 只  黄牛 水      拉  去   到    越南 

人们以为他掉下潭间死了，其实老人被水中的一只黄牛拉到越南去了。 

（27）tomunemahɪtailɤt, milɤtkhaulɤtɗeŋ, lɤtɗeŋneoŋi 

只  猪  呢  来  做   肠  血   有  血   白     血   红    血   红    呢  容易 

hɪt, phɪnlɤtkhauneʨauhɪtkho. 

做   但是  血   白     呢  就     做  难 

猪（血）做血肠，有白血红血，红血容易做，但是白血就难做了。 

“承接连词 > 转折连词”是一条典型的语法化路径。在汉语中，很多学者针对该路径进

行过个案研究，如袁仁林（1939:5）认为“然”的转折义来源于肯定义，蓝鹰（2001）据此

分析连词“然”确由“然诺”的“然”虚化而来，处在“承上”的应诺和“别转”之间，上

下文意使然。又如马建忠（2010:286）对“而”的研究，都表明语境义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phɪnnai 发展出转折连词的功能是从句式意义中获得的，与其句法位置和上下文语境

都有重要关系。例（26）可理解为“其实”④，承上文转折，表示所说的实际情况。例（27）

                                                        
①  赵元任（1979:350）认为出现在主语之前的是连词，吕叔湘（1979:27）认为既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

又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后的是连词。例（23）中的 phɪnnai 既能出现在 phophət“道公”之前，也能出现

在其后，位于 ʨau“就”之前，故主语前的 phɪnnai 应属于连词。 
②  李泉（1996）提到副词和连词的区别：典型的副词起修饰作用，典型的连词起连接作用。例（24）

中的 phɪn 位于句首，语音形式简化，语义虚化，不再起修饰作用。 
③  龙州土语的 pinnai 语法化为连词后，词形融合为 pin，译为“于是”。金龙岱话不同，完整的词

形也可具备连词功能，我们将语法化为连词后的 phɪnnai/ phɪn 译为“然后”。 
④  黎锦熙（2007:238）将“其实、只是、不过”等词看作前后句部分相反的轻转型转折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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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反义对举，语境中存在转折义，这个转折义需要借助某个词语来表达，故 phɪnnai/ 

phɪn 通过语境吸收，吸收了句法语义环境中的转折义，失去承接连词的功能。 

史金生（2005）运用跨语言证据，指出“并列连词 > 转折连词”“并列连词 > 承接连词”

“承接连词 > 因果连词”都是常见的语法化序列。承接连词表时间上先后相继，或事理上先

后相因。陈玉洁（2010:38）指出，有时两个事件有顺承关系，是一种广义上的因果关系。我

们赞同该看法，phɪnnai/ phɪn 有时在事理上表顺承，但从语境出发可理解为因果，如： 

（28）ɪmmɪnnehaukapa, phɪnnaiɔnpheŋheŋhai. 

心   他   呢  很   急   啊   所以/然后  喊   放     声   哭 

他的心很急啊，所以/然后大喊放声哭。 

但由于目前掌握的语料多单独采用汉借词 jinvi“因为”或 oi“所以”来表达因

果关系，时间层次较近，故我们暂时未把 phɪnnai 还可表因果列入讨论范围。另外，语法

化为连词后，phɪnnai 作为指示词的用法并没有被取代，两种用法共时并存。 

罗昱（2015:79）认为龙州土语的 pinnai 词汇化为 pin，是话语标记功能的表现。话

语标记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参见洪波等 2017），陈玉洁（2010:34）指出汉语中的连词属

于比较典型的话语标记。金龙岱话的 phɪnnai 语法化为连词，发展出话语标记的功能，与

其语用功能直接相关，且与篇章回指的关系最为密切。 

基于此看阶段四： 

（29）phɪnmɪnʨɪŋmihaŋɔi, mɪnpaiʨaia, phɪnnai, ʨaiɔiti 

然后  他   才正  有  尾巴 甘蔗  他   也    去   种   啊   然后        种   甘蔗 的 

ɕiken, tapufnɓɯnɪtɓɯnlapɓɯnʨɪŋ, ʨuiɕeɕɯɓɯn 

时间      大部分       月    一  月    十二  月    正    最   迟  是   月 

iʨai. 

二  种 

然后他才有甘蔗尾巴，他也去种，然后，种甘蔗的时间大部分（是）一月十二月

正月，最迟是二月种。 

（30）wukaŋnekamŋeʨɪthavannemihɯmɪntoknuŋma, phɪnnai, 

吴刚      呢  抓   个  七  太阳     呢  不  给  它们  掉   下   来   然后 

ɕinaine, ŋehavanphekmaneʨauɕɯnaiaujauneŋe 

现在      呢   个  太阳     爆     来   呢  就     是   现在  我们 叫  呢  个 

ɗauɗi. 

星星 

吴刚抓七个太阳不让它们掉下来，然后现在呢，太阳爆炸就是我们现在叫的星星。 

（31）phothauneipanjupaktuthantiŋnamfofapa, phɪnnai, 

道公        呢  一般    在  块    门  弹    天琴 咒    佛  法   啊   然后 

namfofapihaune, hɯŋelomaɯʨaukwafai. 

咒    佛法     以后     呢   给  个  新娘      就     过    火 

道公一般在门口弹天琴咒佛法，然后咒佛法后，就让新娘过火。 

（32）phɪnnaine, nɔŋɓaumɪnʨaukhapnetokaimaɯn. 

然后       呢   弟弟          他    就     捉     呢  只  鸡   来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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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他弟弟就捉一只鸡来家里。 

（33）kewənipantuɕɪŋphothaumaphoɕaŋma, mitihunemɪn 

结婚      一般     都  请  道公        来   道公       来    有  的  户  呢  他 

ʨaukhamukai, mɪnʨauhɪtʨoa, mikhənmihunnija 

就     杀   猪   大    他    就     做  祖    了   有  人     有  欢喜     了 

paikhamufana, phɪnnai. 

去  杀    猪   坟  了   这样 

结婚一般都请道公来，有的人家就杀大猪，他（指道公）就祭祖了，有人高兴了

去坟（前）杀猪，这样（等等）。 

我们认为阶段四的 phɪnnai 属于较典型的话语标记①。李宗江（2014）指出：“连词后

面一定没有停顿，也不能加语气词，话语标记后面必须有停顿，且可以加语气词。”上例中，

phɪnnai 出现在句首或句尾，韵律上独立，上下文之间有明显语音停顿，句法独立，辖域

从阶段三的附着于小句扩大到超过一个小句，位于句首的 phɪnnai 处于句与句之间，标记

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位于句尾的也可以单独成句，指代意义虚化，但还承载着部分语用功能。

例（30）起提示、引导的作用，用来激活新话题；例（31）具有话语的连贯和衔接功能；例

（32）是“phɪnnai + 语气词”结构，形成一个小句，是说话人在说话时的停顿，起上下文

的连接作用；例（33）出现在句尾（语料中在文尾），是补说性成分，用来结束话题，类似“云

云、等等”。我们认同方梅（2000）的观点，话语标记 phɪnnai 是连词语义弱化后的结果，

其话语功能主要体现在前景化和话题切换两方面，如例（29），重新激活上文“怎样种甘蔗”

这个话题。例（30）将话题“吴刚不让太阳掉下来”切换为“现在太阳爆炸后变成星星”。 

但是话语标记的形成是否算语法化，学界仍有争议。李宗江（2010）以“我说”类话语

标记为例，认为话语标记的演变既非典型语法化现象，也非典型词汇化现象。Heine（2013）

在语篇语法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语用化的另一种解释，试图用新的框架去涵盖话语标记和语

法化，这也说明其不认为话语标记的产生是语法化②。我们认同话语标记的形成是语用化的

过程，词汇义和特定语境共同作用形成话语标记的意义，在金龙岱话中，通过篇章回指，演

化出来的可以独立使用的“phɪnnai”/“phɪnnai + 语气词”不再是某个小句语义、句法

和韵律结构的一部分，而是服务于整个篇章组织。 

（二）指示副词 > 情状副词 

phɪnnai 作指示副词修饰动词时，在部分语境中会语法化为“一直”义情状副词。 

阶段一： 

（34）ŋeaineʨauɕɯphɪnnaiʨaia.  旱地就是这样种啊。 

个  旱地 呢  就     是   这样       种   啊 

                                                        
①  覃凤余、田华萍（2021）指出充当句间连词的指示代名词演变为话语标记在水语中是一个新发现。

金龙岱话的 phɪnnai 演变为话语标记，为侗台语的指示词语法化路径提供了新例证。但需明确，复合指示

词和单纯的指示词在句法使用和语法化程度上存在差别。 
②  洪波等（2017）进一步指出：若李宗江（2010）的观点成立，那么类似“别说”的话语标记很可能

不是形成于句子语法框架内的小句缩略或跨层组合过程，而是形成于 Heine（2013）提出的句法上独立，韵

律上与其他话语成分相分离，意义上具有非限制性，在句子中的位置通常灵活，内部结构一般基于句子语法，

不过通常伴有成分省略现象的接入语成分（龙海平、王耿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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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aknɪmɕɯphɪnnaihɪtphaulau.  捻果是这样泡酒的。 

果    捻    是   这样      做   泡    酒 

以上是长篇语料中前后文语境完整的例句，phɪnnai 是典型的指示副词。 

阶段二： 

（36）mɪnphɪnnaikinphɪnnaikin, mitheŋkwa. 

他    这样       吃   这样      吃    不   停    过 

他一直吃一直吃，没停过。 

（37）kaukhamvaphɪnnaiphokpaiphoktheu, nɔnmiɗɤk. 

我   晚     昨  这样      翻    去   翻     回     睡    不  深 

我昨晚一直翻来覆去，睡不深。 

当 phɪnnai 后的动词/动词短语具备较强的性状持续义，表达某个动作或性状的持续

时，会与表情状的“一直”义副词位置重合。吕叔湘（1999:610）列出“一直”的义项有三：

顺着一个方向不变；强调所指的范围；动作持续不断或状态持续不变。义项三就是指示副词

phɪnnai 语法化的方向。陈昌来（2015）、孙嘉铭，石定栩（2020）均指出“一直”义副词

属于情状副词。“情状副词有很多人称为方式副词，处在状语位置上，在语义方面起描摹情态

方式的作用，语法方面主要修饰一部分动词”（史金生 2003、2011:22）。因此指示副词

phɪnnai 和表方式的情状副词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句法位置还是句法功能，phɪnnai

都具备语法化为情状副词的可能性。 

例（36）（37）是没有篇章语境参考的单独小句，但小句语境完整。phɪnnai 不再承载

篇章回指的语用功能，不能回指“吃”或“翻来覆去”的具体方式，其后接动词/动词短语所

表示的动作都是可持续的。在小句语境下，补充性说明成分（“吃不停”）或动作本身（“翻来

覆去”）在语义上表达动作持续，具备会话隐含义，我们将这种语境称为“完整持续小句语境”。

在这类句子中，持续性的动作融入主观性因素，描摹施事主语的主观意志，表状态一直持续，

这时指示副词与情状副词的位置又发生重合，引发句法功能重合，通过语境吸收，指示副词

phɪnnai 吸收了情状副词“一直”的语义，逐渐语法化为“一直”义情状副词。 

phɪnnai 能够从“这样”义语法化为“一直”义，有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指示副词

phɪnnai 的后接动词/动词短语需要具备较强的性状或动作持续义；其次，小句语境中需出

现在语义上可以反复持续进行的动作本身或补充性行为去强化“一直”义。只有两个条件均

满足，且 phɪnnai 不再拥有篇章回指内容时，在施事主语的持续性动作行为和主观性的双

重影响下，phɪnnai 的“这样”义才会弱化，“一直”义被强化和彰显，慢慢取而代之。 

最终形成阶段三： 

（38）maɯphɪnnaiɗamɪnhɪtaŋ?   你总这么骂她做什么？ 

你     一直       骂   她   做  什么 

（39）mɪnphɪnnaihaiphɪnnaihai.   他总这么哭总这么哭。 

他    一直       哭  一直       哭 

（40）mefakhik, ɓɔŋkhənʨaulaua, nimɤthəŋthanthɪŋɕa 

天        霹      帮    人     就     怕   了   逃  去   到   上边       山 

phɪnnaiju. 

一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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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霹雷，人们就怕了，逃去到山上边一直待着。 

例（38）（39）没有篇章上下文参考，例（40）在篇章中没有指示动作具体的方式。这时

小句语境中不再出现如例（36）的补充性表达去加深和强调“一直”义，我们把阶段三的语

境称为“非完整持续小句语境”。此时即使小句中没有语义表反复持续的谓语或补充性成分，

老套的用法也使“一直”义的可及性程度提高，phɪnnai 仍发展出了“一直”义。阶段三

只有 phɪnnai 后的动词还保持着动作或性状持续义，“这样”被“一直”取代，随着高频使

用，逐渐规约化，成为惯常性知识记忆，最终完成了它的语法化过程。但阶段三的出现没有

导致阶段二消失，这三个阶段目前在金龙岱话中并存。 

 

五  结  语 

 

金龙岱话复合指示词 phɪnnai 在句法上可以作指示代词、指示限定词和指示副词，语

用上可以作情景指、篇章指。 

phɪnnai 有两条语法化路径： 

①指示代词/指示副词 > 连词（承接连词/转折连词）[> 话语标记] 

phɪnnai 由于高频使用，句法位置改变，从前景位置转移至背景位置，从核心语义层

转移至非核心层，语义虚化，并伴随词形删略，phɪnnai/ phɪn 语法化为连词。语法化后

的句法位置主要在句首，也可以在句中停顿处。 

phɪnnai 语法化为承接连词后，又因出现在表转折的语境中，通过语境吸收，吸收了

转折义。语法化机制是语用推理，通过推理从转折义语境中获得会话隐含义，又通过高频使

用不断强化，使临时转折义得以凝固，phɪnnai/phɪn 拥有了转折连词的功能。 

连词 phɪnnai 在语义虚化后演化出了话语标记的功能，作为一种篇章语用现象，它服

务于整个篇章组织。 

②指示副词 > 情状副词 

当指示副词 phɪnnai 出现在单独的小句中，同时 phɪnnai 后的动词/动词短语具备较

强的性状持续义特征，并处于完整持续小句语境中时，与表示情状的“一直”义副词发生位

置重合，位置重合诱发功能重合，在施事主语的持续性动作行为和主观性的双重影响下，

phɪnnai 的“这样”义弱化，“一直”义强化，通过高频使用，逐渐老套化，最后即使出现

在非完整持续小句语境中，“一直”义也保留下来，替代了指示副词用法。 

phɪnnai 语法化为连词和情状副词的机制，与其所分布的句法位置及所蕴含的语义关

系有很大关联，属于洪波（2010:305）提出的以句法结构为条件、以句法意义为机制而引起

虚化的类型。语法化也会受到语境和频率的双重影响，语境诱发语用推理，加上高频使用形

成惯常性知识记忆，从而完成了金龙岱话指示词 phɪnnai 的语法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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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emonstrative phɪnnai in the Jinlong Tay Dialect 

 

BI Xiaoyan and HONG Bo 

 

[Abstract] The demonstrative phɪnnai in the Jinlong Tay dialect can be used as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 deictic determiner and a deictic adverb in terms of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a situational 

deixis and a textual deixis in terms of pragmatic functions, with textual use concentrated in textual 

anaphora and textual cataphora. phɪnnai has two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1. demonstrative 

pronoun/ deictic adverb > conjunction (copulative conjunction/adversative conjunction) [> 

discourse marker]; 2. deictic adverb > manner adverb. The syntactic positions and the semantic 

relations of phɪnnai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ext-induced pragmatic reasoning and high-frequency use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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